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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水源地冒险，佩服真“山神”
第二天我们整装出发。从黄大发所在

的草王坝村到水源地螺丝河，有20多分钟

的汽车行程。小车在山谷之底行走，黄大

发让司机在半途停下车子。

“喏，你看我的渠在那儿——”黄大发

待我推开车门，便拉着我指指与天接壤的

大山顶端，说。

我仰头看去……看到了：在大山的颈

部，有一道浅浅的“刀痕”清晰地刻在那

里。在山底看去，如今被百姓称为“大发

渠”的水渠，确实如天渠一般，令人肃然起

敬。“你，这个——！”这一刻，我向他连连伸

出大拇指。

他再次满意地笑笑。“走，到螺丝河。”

从小车上下来，我们直奔水源地。依

然没有路，“路”便是通向草王坝“天渠”尽

头的石壁。由于不同的海拔，所以这里的

水渠基本是贴在一条山谷溪流之上的岩壁

上。此处的水渠大小与几公里之外的“天

渠”差不多，不同之处是这里的渠壁简易得

多——内壁是山体石壁，外壁则比前一日

行走在高山的水渠宽度窄了一半，平均也

就十来厘米，且长满青苔，许多地方被草木

掩盖着，湿淋淋奇滑无比。

“这能走吗？”我一看，便惊出了半身冷

汗。但黄大发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竟然

一边在前面披荆斩棘，一边双脚踩在狭窄

的渠沿上如履平地，似乎像到了秋天一位

勤劳的农民带朋友去看他那丰收的庄稼一

般，满怀喜悦，精神爽爽……

而我，准备摔个头破血流！

先是一个流着水的陡坡……众人的一

番前拉后推，总算把我“送”到了“路”上。

还好，只湿透了皮鞋和裤腿，没有伤筋动

骨。但之后的“路”就是“二万五千里长

征”：那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走过的十来厘米

宽窄的渠坎上，不仅有青苔，而且还有不少

残泥，两者混在一起，再加老天下着蒙蒙细

雨，这就让人“五岭逶迤腾细浪”了——你

每一次抬腿，必须慎之又慎，直到先迈出的

那只腿稳稳落定时，方可再抬后一条腿。

然而，人在几乎悬空的十来厘米的石壁上

行走，宛如一个从没有练过平衡木的人，一

下让你上去比赛开练，身体绝对很难保持

左右不摇晃。

如此一步一移，不出三五十步，我已感

觉后背湿透。黄大发则在前面悠然自得地

继续“披荆斩棘”，继续“健步如飞”，并不时

地用我听不懂的土话吩咐外孙“保护”好

我。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任何后悔和怨言

都没有用。唯有向前！也就是在这种境遇

下，我的脑海里跳出不知是哪位旅行家说

过的一句话：当你将命运交给苍茫的大山

时，不要想别的，能做的事就是用心灵与山

神去交流。与其后退，不如前行！

我感觉自己的双腿找到了在峭壁上行

走的诀窍和要领——每一次抬腿的时候，

必须将脚板或左或右地在原来的姿势上改

变30度左右，并尽可能地将脚板横落在水

渠的石壁上，这样就减少了滑动……

十来个人，走着走着，一点儿声响都没

了……噢，原来这“路”越走越险，就连黄大

发和草王坝的乡亲们都那么目不斜视、全

神贯注地在注意自己的脚下……

“你们听——有水声了！”黄大发突然

在前面喊了一声。

是，你听——“哗哗……”的水声，而且

是比较湍急的水声。

我突然感觉有一阵冷风萧萧吹来，全

身格外清爽。抬头一看，原来有一个十几

米宽深的大洞穴，洞形如一只张开嘴的海

蛤，冷风就是从里面回吹出来的。

“当年我们筑水坝时，正值冬天，就住

在这里近半个月……”黄大发一串箭步，冲

到了洞内的一块巨石上，随后几位村民也

跟着冲了上去。他们居高临下地边观察洞

穴，边七嘴八舌地回忆着当年的峥嵘岁月。

“冬天住在这儿不冷？”我感觉洞内吹

出的风像刚打开的冰箱，寒气很冲。

“这里冬暖夏凉。”黄大发回答我时的

脸像一朵绽开的菊花。“噢——”我一下明

白过来，但同时又一阵心酸：中国的农民就

是这个命样，他们把最苦的生活中的一份

意外的乐趣，视为幸福并满足。

“天渠”的水源真容貌出现了！它完全

没有我想象中的波澜壮阔，更没有如湖般

的壮观，也没有平展如镜的气象……它只

是从高山往下流淌的一条溪沟，一条比较

大的溪沟而已。就这样一条溪沟，让黄大

发和草王坝的几位与它久别的村民们，如

见久别的老友一般欢欣，他们甚至连蹦带

跳地下到了溪水中，有的狂喝起来，有的一

掬又一掬地往自己的脸和发上泼，有的则

站着不停地傻笑着，嘴里嘀咕着“真清”“真

好”一类的话。黄大发也一样，像孩童般地

将水往古铜色的胸前拍打着……

这是一幅独特的“戏水图”，一幅祖辈

渴望得水的山民“戏水图”，一幅以自己的

勇敢和勇气创造了奇迹并尝到了甜头的山

民“戏水图”……

我也被黄大发和草王坝村民们的这场

景所感染，不由蹲下身子，捧起一掬清泉放

入口中，啊，真的很甜、很甜！

难怪黄大发立了生命之誓要把它引入

几十里之外的村庄与家园……

那一刻，我内心发出一声感慨：呵，黄大

发，我总算在这“高山清渠”上找到了你——

一位“当代愚公”！我心目中的“山神”。

◆ 何建明

天险之渠上，初识黄大发
5年前的夏天，因为看了手机上的一块“豆

腐块”小文章，我就决定去那个“高山清渠”上找

那位用了32年时间、带领乡亲们开山筑渠、致富

草王坝村的老支书黄大发。然而，“寻找黄大发”，

也差点让我和助手小范将命丢在大山深处。

“走！往前。再往前走一点！”刚到村里，仅

有1米5左右的82岁老人黄大发，便把我和小

范及当地宣传部门的几位同志带到了一千米高

的悬崖之上。在相距我三五米前的石渠坎上，

他如此一次次地招呼着我。

天正下着雨，我们行走在千米高的悬崖边

上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天渠”的堤沿茬子上。身

子的左侧，是嶙峋峻峭的山体；右边，是万丈深

渊。居高临下，远望山脚底的公路，如一根细线

银丝。双脚之间，便是这条令我慕名而来、如今

被乡亲们叫作“大发渠”的天险之渠。

所谓“天渠”，其实是在山体边缘中开凿出

来的一条大约宽六七十厘米、平均深五十厘米

的石渠，一边傍着大山山体，一侧是峭壁悬崖。

站在山底往上看去，石渠犹如刻在大山颈部的一

条被割切的缝线。平行观察，“天渠”宛如系在山

腰上的银丝绸带，那清粼粼的泉水，潺潺而流。

悬崖上的水渠茬子仅有20厘米左右，黄大

发老人可以在上面稳健行走。在这么窄的“石

沿沿”上，黄大发老书记已经走了整整几十年，

不到一米六的个头，身子儿丝毫不晃不摇。

整个行进中，黄大发告诉我：身子得往右边

倾斜一点儿。也就是说，有意将身子重心贴向

山体，一旦摇晃，也是撞在石崖上。我心想：如

果真的摇晃起来，那得头破血流啊！

这就是第一次跟黄大发老书记去看“天渠”

的现场感受与经历。

小石渠的外沿与山体一般有七八十厘米左

右的距离，一根竹竿保持着我的身子与山体的

这个距离。往前再走一段，像我这样近一米八

的个头必须弓着身子走了——水渠已是嵌在悬

崖的“脖颈”底下了。还走不走？我感到为难，

此刻双腿已酸痛万分。

“还有多长？”我问走在前面的老书记。

“刚走一小半……”他说。说完又转身只管

往前走。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城市来的我已经

力不从心了。黄大发回过头，走到距我五六米

处，止步看着我，然后一句话也不说。那坚毅的

目光很执着，性格很犟的他，是多么希望我多看

看他的水渠，那水渠是他的全部成就，值得一生

夸耀的事。如果我不能走到他最想让我看到的

地方，老人会感觉遗憾的。

“走吧。再往前走！多看一点水渠，就能多

了解一下老书记当年的艰苦奋斗精神……”我

这么说，也就跟着迈开了步子。

黄大发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他把手伸出来，拉着我伸过去的手—— 一位

82岁的老人在前行，甚至不时手拉着我的手往

前行，我有何理由退缩与止步呢？

“再过几百米，就到水渠最险的擦耳岩了。”

黄大发说。“擦耳岩”，听着就有些毛骨悚然之

感。果不其然，近看“擦耳岩”，那耳边就传来

“嗖嗖”冷风。山岩是倒着长的，上凸下凹，头顶

上看不到天，是斜凸的山崖顶；下面是斜凹的峭

壁，人在水渠上行走，只能双脚潜入水渠中间

……在接近擦耳岩的水渠上，设着一道小铁门，

“一般人到这儿就不让再往前了。”村上的人说。

仿佛不知什么原因一下激励了黄大发，还

是他太想让我了解他的“丰功伟绩”，老人竟然

又十分欢实地走在了水渠的茬口上。

“小心——老书记！”我紧张地在后面喊了

起来。老人家朝我一笑，说：“没事。我走了几

十年，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山崖的脾气……”再看

看他的走崖姿势，双腿迈出，稳如磐石，每一落

足，犹如铁钎凿在石窝里，四平八稳。

到了。终于到了擦耳岩！这个时候，除了

我和黄大发外，已经没有几个跟随者了。

黄大发似乎早已看出我有许多疑惑的问

题要向他提出，然而他却偏偏不接话茬，而是

实实地让我在现场感受“天渠”之“天”的一

面。“凿这一段渠，我们整整用了半年时间。

人多了没用，光两个人也不知凿到何年何时，

所以那半年里，基本上都是我带着村上五六个

骨干吃住在这里……”黄大发一边用手捞着清

澈的泉水，一边跟我聊着他的“渠”。

“慢、慢慢，老支书！”我打断他的话，问，“你

说你们当年就吃住在这里？”

“对呀！”黄大发肯定地朝我点头。

“这个地方……能住？”我左右环顾，无法找

到答案。“来，再往前走十几米。”他又拉我前行

——是弓着腰、捂着脑袋的那种前行。因为有

的地方的渠道和凸出来的岩石之间只有一米多

一点儿，我们只能把身子弓得低低的。

“看，我们就住在里面……”猫腰一段后，黄

大发老书记让我直起腰，让我看“奇景”：想不到

在悬崖绝壁上，竟然有个约一平方米空间的洞

穴，其高度与我身高接近。洞穴内还残存着一

些灰渣和岩壁上的某些人工印痕。

“都是我们干活时留下的……”黄大发很自

豪地告诉我。“有这么一块好地方，天赐的！”老

人的脸上乐开了花。我能想象，那时候他和村民

是如何蜷曲着身子在这洞穴里，或看着天上的星

星，或淋着飘落进来的雨水，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

开山凿渠的早日收工，真是一群不屈的山民！

雨，越下越大。“天渠”到擦耳岩并非是收笔

之处。“明天带你去看水源……”他说。

这也是我的愿望。我想亲眼感受一下当年

黄大发为何如此强烈地渴望把这么好的泉水引

到自己的村里。

■黄大发（左）在“天渠”上给本文作者讲解

在죧뫎퓚“渠즽쟥쟾”发랢쿖믆듳랢
剧쫓죈능뻧《渠神쟥쟾》将

地붨쏷뗄놨룦컄톧《神짱》上짏
幕펫쒻，折듳랢톰헒쮮풴뗄쟺헛
环돌，千죋룐뾮췲잧。
地붨쏷컄믘쯝떱쓪쪵뗘

历럃折듳랢뗄뺭샺，“环쿕쿳뮷
岩뗄닁뛺퇒，的环싺쫇첦뫛뗄
渠쟾”，过뺪쿕폫볨忘쇮죋뛁环
忘췼。

■《高山清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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